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五期

2026 年 6 月 191-230 頁 

徐桂馨《切韻指南》的音韻現象及其相關問題 

李柏翰 

摘 要 

此文以徐桂馨《切韻指南》作為研究的題材，考察書中記載的音韻特

徵，並從編排體例及其韻圖框架之原型等相關問題，試圖釐清《切韻指

南》與趙培梓《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的承繼關係，進而統整《切韻指

南》全書體現的音韻現象。此文先說明《切韻指南》的成書緣由與編撰理

念，瞭解徐桂馨原著《切韻指南》與艾紹全編撰註釋《切韻指南》之差

異；其次，經由韻圖例字的統計，歸納《切韻指南》的音韻特徵，進而觀

察改動的用意；最後，衡量《切韻指南》所體現的不同音韻現象，解讀

〈元音分等十二攝〉及「切韻指南備考」分別展現的書面讀書音與山東濟

陽方音之特徵。∗∗∗ 

關鍵詞：徐桂馨《切韻指南》、《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冀魯官話、濟陽方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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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ological Phenomena and Related Issues  
in Xu Guixin’s Qieyun Zhinan 

Li Bo-ha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Xu Guixin’s Qieyun Zhinan as its primary subject of 
study, examining its phonological features and analyzing its structural 
arrangement as well as the prototype of its rime table framework. The study 
aim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between Qieyun Zhinan and Zhao 
Peizi’s Tibi Guangzeng Fenyun Wufang Yuanyin, and to further synthesize the 
phonological phenomena reflected throughout Qieyun Zhinan. ∗ 

The paper first elucidates the circumstances behind the compilation of 
Qieyun Zhinan and its editorial principles,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Xu Guixin’s original work and Ai Shaoquan’s annotated edition. It then employ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hyme-chart example characters to summarize the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Qieyun Zhinan and to observe the intent behind 
its revisions. Finally, it evaluates the various phonological phenomena presented 
in the work, interpreting features of both the literary reading pronunciation shown 
in Yuanyin Fendeng Shiershe and the local Shandong Jiyang dialect reflected in 
“Qieyun Zhinan Bei Kao.” 

Keywords: Xu Guixin’s Qieyun Zhinan, Tibi Guangzeng Fenyun Wufang Yuanyin, 

Jilu Mandarin, Jiyang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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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以徐桂馨（字明德，號天香，1852-1899）《切韻指南》（1909／
1911）作為研究的題材，1考察書中記載的音韻特徵，並從編排體例及其

韻圖框架之原型等相關問題，試圖釐清《切韻指南》與趙培梓《剔弊廣增

分韻五方元音》（本文簡稱《剔弊元音》）的承繼關係，進而統整《切韻

指南》全書體現的音韻現象。 
《切韻指南》由徐桂馨的次子艾紹全（字海蘭，號小谷香，1881-

1961）2編輯註釋後刊行。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將《切韻指南》列

於「『普通音』一類等韻音系」，指出「本書是改訂樊騰鳳《五方元

音》，其中四呼分劃有條理，不似樊書參錯雜亂」。3音系屬於官話方言

一系，其中的音類按北方話較普遍的讀音來歸納，難以確定為某一地點的

方音；4但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卻認為《切韻指南》應與趙

 
1 由《切韻指南》卷首〈徐夫人傳〉得知徐桂馨生於咸豐 2 年、卒於光緒 25 年，故推知

徐桂馨的生卒年為 1852 至 1899 年。另外，本文提及的《切韻指南》皆為徐桂馨撰著的

《切韻指南》，與元代劉鑑《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無關。參見〔清〕徐桂馨著，艾紹全

編次註釋，艾雨邨校對音釋：《切韻指南》（宣統 3 年濟南稷門翔成館石印本、犂邱誠

正堂艾藏板，1911年），卷首，葉 2右。本文所引《切韻指南》，皆據此本，下文僅標示

卷數及頁碼，不另作註。 
2 艾紹全，山東濟陽（今山東省濟陽縣孫耿鎮）人，民間戲稱為「艾小腳」。其個性狂放

不羈，常以男扮女裝的女相示人，後又行醫於濟南，留下許多傳聞。今在《切韻指南》

卷首處留有一幅「艾君紹全肖像」，並題詩一首，云：「海岱鍾靈萬古流，蘭芽今却毓

中州。小生素有清狂癖，照像一圖擬留侯。」有趣的是，這也是一首藏頭詩，即「海蘭

小照」四字。（卷首，葉3 右-左）有關艾紹全的生卒年推算方式，根據艾紹全撰於光緒

30 年（1904）的〈誠正堂艾氏叢書小引〉所云：「我艾氏祖居濟陽，先君子于光緒三年

宦游汴梁，七年乃生不肖，命名紹全。十三年春，先君輒赴玉樓。」因此，艾紹全生於

1881年。卒年部分，可依據黃鵬〈濟南奇人「艾小腳」與開元寺內的「神秘墓葬」〉所

云：「1961年在濟南去世。」除此之外，網路上另有艾紹全生於1891年的說法，但未見

其推算方式。參見艾紹全：〈誠正堂艾氏叢書小引〉，收於〔清〕艾紫東：《尚書淺注

不分卷（一）》，收於《山東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山東文獻集成（第三輯）》

第 3 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黃鵬：〈濟南奇人「艾小腳」與開

元寺內的「神秘墓葬」〉，收於翟旭東主編，濟南市史志辦公室編纂：《濟南史志文

萃》（濟南：濟南市史志辦公室，2015 年），頁 33。 
3 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 年），頁 197、201。 
4 耿振生〈論近代書面音系研究方法〉指出，有一部分著作，確實無法與哪個具體的方言

聯繫上，但是它們的音系又實實在在地屬於近代漢語，其中有些作者還聲稱是為了「正

音」或「官話」而著述的。如《本韻一得》、《等韻精要》、《切韻指南》等。參見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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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剔弊元音》較為密切，且對《剔弊元音》的系統沒有任何創新，並指

出「1.入派三聲；2.尖團合流，來日兩母合流；3.影母開口為後鼻音聲

母」等特點屬於山東濟陽方音的語音特徵。5從這兩種分歧的意見來看，

需要進一步釐清幾個問題：其一，《切韻指南》與《剔弊元音》的關係究

竟為何，兩書是否為承繼關係，而徐桂馨改編的意圖為何？其二，《切韻

指南》真正的音韻現象為何？是否如孫志波所言，《切韻指南》體現山東

濟陽方音特點，抑或承繼《剔弊元音》的音系？除此之外，綜觀《切韻指

南》全書內容，除了卷 2〈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十二張韻圖記載音韻特

點，其實還有分量不輕的音韻條例。換言之，探究《切韻指南》的音韻特

徵時，若能以相關章節作為輔助，相信能對本書的音韻現象有較為明確的

定位。 
因此，為了解決上述提出的問題，本文先說明《切韻指南》的成書緣

由與編撰理念，瞭解徐桂馨原著《切韻指南》與艾紹全編撰註釋《切韻指

南》之差異；其次，經由韻圖例字的統計，歸納《切韻指南》的音韻特

徵，進而觀察改動的用意；最後，衡量《切韻指南》所體現的不同音韻現

象，解讀〈元音分等十二攝〉及「切韻指南備考」分別展現的書面讀書音

與山東濟陽方音之特徵。 

二、《切韻指南》的成書與編撰目的 

下文說明《切韻指南》的體例與編撰過程，除闡述《切韻指南》與

《剔弊元音》的承繼關係，也釐清徐桂馨原著與艾紹全編次註釋之差異，

藉以作為後文討論音韻問題的基礎。 

（一）徐桂馨及其《切韻指南》 

從《切韻指南》卷首〈撰書姓氏〉得知，《切韻指南》原為徐桂馨撰

著，後再經由次子艾紹全編次註釋與族姪艾雨邨校對音釋後刊印成書，全

書共有卷首、卷 1、卷 2、卷 3、卷 4 等五個部分。本書前後附有署名艾

紹全的兩篇序文，前為光緒 30 年（1904）〈切韻指南序〉，後為光緒 31
年（1905）〈切韻指南備考序〉，若再從扉頁「刊印藏板」所記「宣統元

年夏六月編」及「宣統三年冬臘月／稷門翔成館石印」的兩個時間，可推

 

振生：〈論近代書面音系研究方法〉，《古漢語研究》1993 年第 4 期，頁 46。 
5 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漢字文化》2015 年第 1 期，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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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切韻指南》後由艾紹全編次註釋成書，編輯完成的時間不晚於 1909
年，最後則在 1911 年刊印，題名為《切韻指南》。 

徐桂馨，山東濟甯州（濟寧直隸州，今山東省濟寧市）人，可由《切

韻指南》卷首所附〈徐夫人傳〉略知其生平，其云： 

夫人徐氏，諱桂馨，字明德，號天香，山東濟甯州人，處士徐

公鳳翥之女，濟陽鄉賢艾子紫東字佑宸，藍翎同知銜加五級，河南陽武

縣知縣，誥授通奉大夫，旌表孝子。□之四繼妻

也。生於咸豐二年八月十四日午時，年二十六歲于歸，光緒十

三年夫故，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戌時卒，春秋四十有八。守

節十二年，誥封宜人，旌表節孝。查夫人賦性幽嫻，雅嗜儒

書，家政餘閒，縱覽百家，於小學尤獨精，著有《切韻指

南》。平生事夫賢、教子嚴，樂施淡取，里黨稱之。（卷首，

葉 2 右）6 

徐氏為徐鳳翥之女，光緒 3 年（1877）嫁於山東濟陽鄉賢艾紫東（字佑

宸，1841-1887）7，不僅博覽群書，更精於小學一門。有關其學習音韻之

淵源，可從〈切韻指南序〉得知： 
 

6 徐桂馨曾被錄於《清史稿》的〈列傳二百九十五‧列女一〉，附於〈詹枚妻王（貞儀）〉

條下，其云：「光緒間，濟陽艾紫東妻徐，名桂馨，治音韻之學，有《切韻指南》四

卷。」參見趙爾巽、柯劭忞等編纂，洪北江主編：《標點校勘清史稿》第 15 冊（臺北：

洪氏出版社，1981 年），卷 508，頁 14051。另外，《民國濟陽縣志》的〈烈女志‧節

烈〉載有「徐氏」一條，其云：「東孫耿艾紫東繼妻。二十歲于歸，二十六歲夫亡，守

節二十二年，實係苦節奇特。奉巡撫楊，發給表揚牌。」參見盧永祥修，王嗣鋆纂：《民

國濟陽縣志》，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編輯工作委員會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

縣志輯》第 14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年），卷 12，葉 43 左。此外，《民國濟陽

縣志》又收於《濟陽縣誌集》，該段文字可見於濟陽縣誌集編纂委員會編：《濟陽縣誌

集》（濟南：濟南出版社，1998 年），頁 592-593。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濟陽縣志》記

述的徐桂馨生平與《切韻指南》卷首〈徐夫人傳〉並不一致，本文依照〈徐夫人傳〉所

言。以下引述《切韻指南》原文時保留小字，以利於保留原典編排特色及論述時的清晰。 
7 艾紫東，清代山東濟陽（今山東省濟陽縣孫耿鎮）人，根據〈誠正堂艾氏叢書小引〉所

言「十三年春，先君輒赴玉樓」與〈徐夫人傳〉所言「光緒十三年夫故」，推得艾紫東

卒於 1887 年。生年部分，根據《山東文獻集成（第三輯）》第 3 冊書前輯錄的有關艾

紫東之詔書文字，提及「生於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故推知艾紫東的生卒年為

1841 至 1887 年。參見〔清〕艾紫東：《尚書淺注不分卷（一）》，頁 11。《民國濟陽

縣志》的〈人物志‧鄉賢〉載有「艾紫東」一條，其云：「佑宸，原名猶龍，南鄉孫耿

鎮人，候選縣丞。咸同間，捻匪竄擾，時因團防出力，保以知縣用，並加同知銜。同治

十二年，誥授通奉大夫，後分發河南候補。因豫省歲歉，捐銀千兩賑䘏，保賞藍翎。旋

奉巡撫李公慶翱奏補河南陽武縣知縣，未及之任，李公致仕。後任巡撫涂公宗瀛，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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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慈秉性聰敏，幼時受業於泰安府教授陳公慶隆，得其薪傳，

遂成博學。及笄，適先大人隨侍中州寓館，助持家政。餘間博

覽羣書，見刊印抄寫有亥豕魚魯之舛，恐遺誤後學，取《剔

元音》（按：《剔弊元音》）而披閱之，探其精微。復參較切

韻各書，刪其太繁，增其不備，蒐輯捷法，彙以成編，備案頭

展玩，以貽子孫。（卷首，葉 1 右-左） 

徐氏幼時受業於泰安府（今山東省泰安市）儒學教授陳慶隆（山東濟寧舉

人），其學習音韻的淵源應該從此而來。婚後隨丈夫艾紫東赴河南候補知

縣，8操持家政之餘，發現古籍抄寫訛誤，故以當時廣為流傳且有地緣關

係的《剔弊元音》作為參照，經參酌多種韻書之後，9以「刪其太繁、增

其不備」的意旨彙編《切韻指南》一書。 
相較於其他明清時期的等韻學著述，《切韻指南》雖以撰者為女性等

韻學家而著名，但由於成書時間已至清末，也未收於四庫全書系列，故過

去較少受到前人研究的關注，屬於較為冷僻的韻圖文獻。10耿振生《明清

等韻學通論》曾扼要評述此書，其云： 

 

贄不遂，忤其意，留省三年後開缺另補。自涂公去任，後任巡撫皆器重之，屢委查辦中

牟、湯陰、內黃、臨漳、封丘、延津等處事件，均著勞績。彈壓陝州平糶，積勞成疾，

病故。差次生平，著有《尚書淺註》、《毛詩說略》、《學庸易解》、《論說新編》各

二卷，《批點四書朱子本義匯參》四十七卷，洵足嘉惠後學，於世道人心裨益非淺。宣

統元年崇祀鄉賢。」參見盧永祥修，王嗣鋆纂：《民國濟陽縣志》，卷 11，葉 6 左-7 右。

該段文字亦見於濟陽縣誌集編纂委員會編：《濟陽縣誌集》，頁 546-547。此外，根據

江曦〈艾紫東《尚書淺注》辨偽〉的考察，艾紫東《尚書淺注》與張居正《書經直解》

基本雷同，《尚書淺注》實為《書經直解》的一個鈔本，而非艾紫東所撰。參見江曦：

〈艾紫東《尚書淺注》辨偽〉，《德州學院學報》第 33 卷第 3 期（2017 年 6 月），頁

60-62。 
8 如〈切韻指南序〉所云：「適先大人隨侍中州寓館」，指出徐桂馨婚後隨丈夫艾紫東至

中州寓所助持家政，那麼「中州」應為何處？中州常指稱古豫州（今河南省一帶），而

艾紫東曾候補河南陽武縣知縣，推測「中州」可能為河南陽武縣（今河南原陽縣）附

近。此外，艾紹全於《切韻指南》卷首所附「艾君紹全肖像」之詩文，以「蘭芽今却毓

中州」描述自己幼時曾生長於中州，也可作為輔證。 
9 雖《切韻指南》未言明以何種韻書作為基準，但根據〈切韻指南序〉提及「真反切之指

南」與卷 2 列有《佩文詩韻》106 韻，且又要作為博覽群書的工具型韻書，本文推測應

該屬於《切韻》系或詩韻系韻書，亦即能反映當時讀書人能認同的規範化、標準化之

「書面讀書音」。 
10 關於《切韻指南》的研究情況，較早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曾對《切韻指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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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改訂樊騰鳳《五方元音》而成的。聲母為二十個，比樊

氏原書的十九母多一個微母。韻母系統分十二韻，韻目及次第

與樊書相同，但[y]韻母由地韻改入虎韻。四呼分劃有條理，不

似樊書參錯雜亂。聲調也為五聲，同樊書。11 

若根據〈切韻指南序〉所言，本書應是改訂自《剔弊元音》，恐非《五方

元音》。可惜因《切韻指南》流通不廣，造成後續許多研究者都延續耿氏

說法！如張鴻魁《明清山東韻書研究》仍稱「本書是改訂樊騰鳳《五方元

音》而成」，而林燾主編的《中國語音學史》也稱「到清末，有山東女學

者徐桂馨重編的《五方元音》」。直至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

才修正這樣的錯誤，指出：「《指南》與樊騰鳳本《五方元音》的關係，

遠不如與趙培梓的《五方元音》那樣密切。」12 
令人好奇，徐氏改編《剔弊元音》後的新面貌為何？增刪前後的差異

又多大？下面先列出全書的章節大要： 
 

表 1：《切韻指南》的章節大要13 

卷數 目次 內容／備註 

扉頁 刊印藏板 1909 年編／1911 年印 

卷首 

序文：切韻指南序 
列傳：徐夫人傳 
姓氏：撰書姓氏 
 
像圖：艾君紹全肖像、附詩文一首 

1904 年艾紹全序 
 
徐桂馨手著、艾紹全編次

註釋、艾雨邨校對音釋 
1909 年艾紹全作 

 

概略性陳述，後僅有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具體指出本文獻中的幾項音韻特

點。目前，尚未有考察《切韻指南》全書音韻特徵的研究著述。參見耿振生：《明清等

韻學通論》，頁 255；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頁 27-28。 
11 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頁 255。 
12 參見張鴻魁：《明清山東韻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頁 199；林燾主

編：《中國語音學史》（北京：語文出版社，2009 年），頁 159；孫志波：〈清代山東

方言韻書述要〉，頁 27。 
13 《切韻指南》的卷首與卷 1 間附有「切韻指南目錄」，分別羅列《切韻指南》四卷的目

次，但其中卻有兩處與書內所列目次不同，本文暫以書內所作目次為準。如：卷 2〈佩

文詩韻對證四聲圖〉，書內作〈佩文詩韻四聲對證圖〉、卷 4〈備考序〉，書內作〈切

韻指南備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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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數 目次 內容／備註 

卷 1 

切韻音和說、切韻取字法、開齊合撮說、

韻綱、讀韻法、讀韻詩、分等詩、古韻

母、今韻母、分藏歌、分清濁歌、辨平入

相似歌、借字歌、真下入三十八音、下
平

入

十三混音、辨混音詩、其二、其三、濁上

聲定母字、濁去聲定母字、喻母定母字、

非母定母字、變法定母字、牀澄有字無字

詩、變法領韻字、切韻開合說、轉音入聲

說 

反切拼合的音韻條例（拼

合原則、入聲字、全濁聲

母、領韻字） 

卷 2 

五音解、齒牙說、脣音輕重辨、二十字母

內藏三十六母圖、十三母借字／三十六母

分清濁／五音／五音／五臟／五行圖 
音韻條例、等韻圖示 

元音分等十二攝 韻圖：十二張韻圖 

佩文詩韻四聲對證圖 
天人龍羊四攝韻綱按佩文詩韻對證轉音入

聲圖 
《佩文詩韻》106 韻 

卷 3 分韻反切讀法七言詩二十則 韻書：同音字組 

卷 4 

切韻指南備考序 1905 年艾紹全序 

微母定母字、日母定母字、精清從心邪五

母定母字、元音檢字不見法 
原列正卷，艾紹全分出 

 
除了卷首的編者序文與著者傳記之外，全書大致由兩部分組成：卷 1 至卷

3 為《切韻指南》原書；卷 4 則是艾紹全從原書中再行分出的「切韻指南

備考」。14 
若先觀察原書部分：卷 1，圍繞「反切拼合」，乃以教授〈切韻音和

說〉的「音和」為意旨，並列出拼讀時容易發生誤用之情況；卷 2，以

〈元音分等十二攝〉為中心，羅列相關音韻條例，作為解說等韻圖示的輔

助。值得留意的是，在這兩卷條例裏，不乏有在條例正文之間或最末尾處

 
14 如《切韻指南》卷 4「備考」兩字標題下的小字注云：「原列正卷中，紹全分出。」

（卷 4，葉 1 右）在本文中，統一稱為「切韻指南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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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紹全述」三字，另還有在條例後加以註釋或音釋等額外補充，這些

都可視為艾紹全編次成書時的後續增補。因此，上表分別以「底線」標示

艾紹全增補過的條例，而以「波浪底線」標示註釋或音釋的額外補充，以

便於後文討論。除此之外，上述音韻條例裏，還出現摘錄或改寫《剔弊元

音》音韻條例的情況，舉例如下： 
 

表 2：兩書條例對照 

《切韻指南》 《剔弊元音》 

卷 1 
切韻音和說 

首卷 

上切下韻、音和 
切韻取字法 元音韻切字法 
讀韻法 讀元音韻法 

卷 2 

五音解 又分五音詩 
脣音輕重辨 唇音輕重辨 
二十字母內藏三十六母圖 二十字母內藏三十六母圖 
十三母借字圖 分配圖 

 
綜上所述，清楚可見《切韻指南》承襲《剔弊元音》，進而加以改編的

痕跡。 

（二）簡而且明的改編理念 

《切韻指南》雖承襲《剔弊元音》而來，但主張以「簡而且明」的理

念，將原本分量繁雜的《剔弊元音》進行精簡。從〈切韻指南序〉可得知

其承繼緣由： 

嘗讀韻書未有善於等韻者也，第類母繁多，學者難於誦讀，每

置而弗講，故後世罕聞。自樊君騰鳳作《元音》……大有功於

前哲，誠讀韻書者之捷徑也。但草創之始，難以盡善，及趙君

培梓《剔 》以後，雖云「磨白圭之玷」，亦大有補於前人者

哉。其於切字之法無不詳而且備，當時未嘗不自以為盡美盡

善，後世可奉為典常，而孰意所言愈詳，學者反生汪洋之歎？

自此而後，識音者鮮矣。（卷首，葉 1 右） 

《五方元音》在清代民間流傳甚廣，其《五方元音》系列的文獻有三：樊

騰鳳著《五方元音》（1654-1664）、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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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趙培梓改正新編《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1810）。15其中，

趙培梓《剔弊元音》乃是依據自己的韻學理念，進一步增補及改編樊騰鳳

《五方元音》原本而成。 
如〈切韻指南序〉所言，《剔弊元音》雖然有詳備的優點，但也因其

詳備而間接形成繁重複雜之形式，故徐氏才欲取其精華再次加以改編。令

人好奇的是，艾紹全費心為其母徐桂馨編次刊印此書，為何還要在《切韻

指南》的底本上進行補述和註釋？如〈切韻指南序〉所云： 

全賦質愚魯，幼失怙恃，未曾得侍晨昏，親受懿訓，及長捧讀

是書百千，其學終不得門而入，誠有負於先志也大矣。故每接

見賓客時，即詳加諮詢，未有能言其所以者。至光緒己亥，有

秦君秉南，山東夏津人，少採芹，後肆力韻學。路經孫耿，假

館寒舍，出是書而質之，秦君欣然樂從，為之細加考據，明晰

指示。全恭聆雅誨，次第參閱，始知簡而且明，真反切之指南

也。若夫詳而且備，編阨不能悉載，俾俟博雅君子續補可也。

（卷首，葉 1 左） 

徐氏過世之後，其子艾紹全無法通讀此書，而當時讀書人也甚少了解音韻

之學，幸經縣學生員秦秉南（山東夏津人）的指導，艾紹全終能通讀此

書，甚而補述自己的意見。由此可知，艾紹全應該未更動《切韻指南》

底本之編撰意旨，而是在卷 1 至卷 3 中補述和註釋自己的學習心得，並另

外在卷 4 彙編「切韻指南備考」說明使用此書時可能會產生的鄉音訛誤之

問題。 
值得觀察的是，徐桂馨《切韻指南》既取趙培梓《剔弊元音》之精

華，又如何承繼《剔弊元音》編錄的韻書及韻圖兩部分？樊騰鳳《五方元

音》原包含「韻書」與「韻圖」兩個部分，下面先簡易說明《剔弊元音》

對《五方元音》的增補及改編，再進一步釐清《切韻指南》承繼《剔弊元

音》的問題，以利於解釋《切韻指南》的改編理念： 

 
15 〔清〕樊騰鳳：《五方元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藏嘉慶 9 年寶旭齋藏板，1804

年）；〔清〕樊騰鳳著，〔清〕年希堯增補：《五方元音》，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219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

〔清〕趙培梓改正新編：《增補剔弊五方元音》（咸豐壬子崇義堂藏板，18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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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韻書方面 
《剔弊元音》在「聲母、聲調、等呼」三方面調整《五方元音》的韻

書體例，仍先按十二韻攝進行分編，但改以聲母（二十字母）、等呼（開

上、開下、合上、合下）、聲調（八聲）、詩韻（106 韻）的次序層級作

為編列。如以傳統等韻字母替換原先的二十字母代表字，並改「始梆終

蛙」為「始見終日」之序，且聲調也由五聲增為八聲。而各韻韻目列有相

對應的《佩文詩韻》「詩韻韻目」，韻書內也以「詩韻韻目」作為分韻框

架，最終以《佩文詩韻》的韻字為基準，對樊騰鳳《五方元音》的韻書增

補五千多字的韻字。16大體來看，《剔弊元音》對《五方元音》的改訂表

現在「韻字的新增與釋義的擴充」，新增韻字包括增添《佩文詩韻》用

字、增添《康熙字典》用字、增添多音字；釋義擴充則有增加多音字注

音、摘錄《康熙字典》擴充釋義義項。17 
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為何趙培梓《剔弊元音》要以康熙年間的《佩

文詩韻》（1716）大量地增補《五方元音》韻書中的韻字呢？《剔弊元

音•改正元音序》對此提出說明，其云： 

更以《元音》十二韻，本《詩韻》平聲三十、上聲二十九、去

聲三十、入聲十七之所集而成，故於各韻之字盡皆補入，悉為

標明。如此則《詩韻》全字，音無不正，義無不明，單收雙

收，異同畢究。詩賦題下，得字限字，某在某韻，一覽便悉，

不足為儒雅之助乎？至其不在《詩韻》者字亦無多，則列於圈

外以別之。18 

 
16 如宋韻珊《《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音系研究》所云：「趙氏剔弊本除了承繼樊氏本

韻目外，又取佩文詩韻進一步細密地鋪陳出整個韻母系統，他在韻圖處明列詩韻韻目及

所屬等第；韻書裡則在開齊合撮四呼下標示出各小韻韻目，這樣的好處在於每一韻內所

屬的各主要元音可以較明晰地呈顯開來。」參見宋韻珊：《《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

音系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1999 年），頁 107。此外，可

從《剔弊元音》下卷最末得知趙培梓增補的情況，其云：「《佩文詩韻》通計一萬零二

百六十餘字，此編於《詩韻》不遺一字外，更有三千六百有餘，舊本共八千七百四十五

字，則增字五千二百餘矣。」〔清〕趙培梓改正新編：《增補剔弊五方元音》，下卷，

葉 83 左。 
17 有關《剔弊元音》調整《五方元音》中的韻書韻字之情況，可參見金朔冉的對比與考

察，見金碩冉：《趙培梓《增補剔弊五方元音》研究》（長春：長春師範大學語言學及

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2023 年），頁 32-40。 
18 〔清〕趙培梓改正新編：《增補剔弊五方元音》，首卷，葉 5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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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剔弊元音•載等韻說》所云： 

是編載等韻者，為《元音》將字位顛亂，欲指明字之正位也。

併十六攝為十二攝者，取其與《元音》相通也。酌去舊韻字，

專書《詩韻》字者，欲將《詩韻》字每韻而分清之也。如東、

冬二韻俱是龍韻，而各分其等，一覽便知，某字入東，某字入

冬，而不至於混淆矣。19 

可知，趙氏期望《剔弊元音》能成為當時士人科舉作詩時檢韻查字的工具

書，並在《五方元音》的基礎上，再次依照韻攝、等呼之次序重新對韻字

進行歸類。此外，清代張玉書、陳廷敬等人奉敕編纂《佩文韻府》

（1711）後，由於卷帙浩繁，遂摘取《佩文韻府》中的單字字頭，另編成

《佩文詩韻》。《佩文詩韻》收錄 10235 單字，其字數、分韻與字序均同

於《佩文韻府》，並在各單字下先列反切，後列簡單注釋，不再收韻字之

詞語，而著重韻部的劃分，所以作為檢韻的作用更為突出。因此，既然

《佩文詩韻》作為《佩文韻府》的精簡版本，趙氏當然會選擇《佩文詩

韻》的形制加以重新編排。 
那麼，《切韻指南》卷 3 處的韻書部分，又是如何承繼《剔弊元音》

呢？《切韻指南》在《剔弊元音》的基礎上，採用《剔弊元音》首卷〈對

證字母圖〉、〈韻綱〉中的「對證」、「韻綱」等理念，更進一步加以精

簡及重整，力求更貼近《佩文詩韻》以韻字為重且便於士人作詩檢韻之意

旨。首先，《切韻指南》卷 2 附有艾紹全編列的〈佩文詩韻四聲對證

圖〉、〈天人龍羊四攝韻綱按佩文詩韻對證轉音入聲圖〉兩圖。其「對

證」有相互比對之意，即提取《佩文詩韻》中的「平上去入」四聲韻目編

列為〈佩文詩韻四聲對證圖〉，接著以此為對證「天人龍羊」等四個陽聲

韻攝的代表韻字，大致擷取這四攝的「平上去入」四聲之見母韻字，藉此

體現《切韻指南》韻書編排次序之整體框架。其次，韻書的體例方面，

《切韻指南》改以四聲（平上去入）為分編綱領，再由五個韻攝（平上去

聲為天人龍羊地，入聲為虎駝蛇馬地）、等呼（開齊合撮）、詩韻（106
韻）、聲母（二十字母）的次序層級進行編列，如《切韻指南》卷 3〈分

韻反切讀法七言詩二十則〉的體例說明： 

 
19 〔清〕趙培梓改正新編：《增補剔弊五方元音》，首卷，葉 18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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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韻反切讀法七言詩二十則 平上去入每

聲各五則  

凡◎元音十二

攝之某攝—每攝四等

之某等 △佩文詩韻一百

六韻之某韻 ：上二十母

之某母 □三十六母

之某母 ○小字非韻字係小

註者以○別之 又每攝四等之某等在小

字中者即以○圍之  

（卷 3，葉 1 右） 

其三，僅以同音字的方式羅列韻字，並在各攝之後選錄一字多音的韻字進

行音釋。令人好奇的是，《切韻指南》為何要簡化韻書且改列同音字組？

這或許與艾紫東、徐桂馨皆好研討經學，於四書五經多有辨說有關。艾紫

東《批點四書朱子本義匯參》及徐桂馨《四書集注圈點旁訓襯解》等著

述，多是對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進行圈點解讀，體現梳理朱熹注釋、達

成科舉制藝之目的，皆欲為士人提供簡明易讀之四書讀本。換言之，《切

韻指南》在《剔弊元音》大量地增補《五方元音》韻書中的韻字之基礎

上，為達成科舉制藝的目的，遂採取進一步精簡和重整的改編方式，故其

改列同音字組與選錄一字多音的音釋條例，應該都與便於士人作詩檢韻之

目的有著密切關係。20 
2. 韻圖方面 
《剔弊元音》引入中古十六攝概念，加以分列開合、等第，最終編為

〈集韻分等十二攝〉。特別的是，趙氏還刻意模仿樊氏《五方元音•等韻

略》的體例，在韻書中的每一韻目前，另創設「橫列二十聲母、豎立開合

上下四等」系統之韻圖。換言之，趙氏《剔弊元音》內有兩份依據「韻

書」所創制的等韻圖示，一則是以三十六字母編制的〈集韻分等十二

攝〉；另一則為十二韻前的〈二十字母韻圖〉。21〈二十字母韻圖〉的圖

示如下： 

 
20 柏秀葉、王芙蓉〈清代山東「四書學」特色綜論〉提及艾紫東也曾在《大學集註易解》

加注「□、◎、△」等符號，其云：「艾紫東《大學集註易解》也在書上加注不同的符

號，便於幼童學習。如在徵引了朱子所說的『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加

『□』表『實』；在『大學之道』四字上加『◎』表『虛』，在『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的『明德』『親民』『至善』旁加『△』表『關鍵』。並加文字說明曰：

『首句是冒，下三句實之。』」有關艾紫東、徐桂馨的研討四書學的特點，可參見柏秀

葉、王芙蓉：〈清代山東「四書學」特色綜論〉，《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34 卷第 6 期（2018 年 11 月），頁 84。然而，若依據《大學集註易解》的原

文，「□」符號應為「○」才是。參見〔清〕艾紫東：《大學集註易解》，收於《山東

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山東文獻集成（第三輯）》第 6 冊，頁 366。 
21 有關《剔弊元音》另設二十字母的韻圖，如宋韻珊《《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音系研

究》所云：「趙氏本（按：指《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篇首除了有『集韻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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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天韻） 

 
此圖橫列根據〈對證字母圖〉將樊本《五方元音》「梆匏木風」等字母改

為傳統等韻二十字母，並於最後一列增添「宮商角徵羽」五音歸屬；縱列

部分，承襲樊本分列為「開口上等、開口下等、合口上等、合口下等」四

類，各類再分五種聲調，並於最後一列處按等標示「入聲寄韻」。整體而

言，《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分等嚴明且有條不紊，故《切韻指南》

遵循簡而且明的理念，遂不取〈集韻分等十二攝〉，而改以效法各韻前的

〈二十字母韻圖〉。因此，《切韻指南》卷 2〈元音分等十二攝〉雖命名

源自〈集韻分等十二攝〉，但卻是承繼《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而

成，仍依十二韻目為綱，以橫列字母、縱列開合及五聲，總列為十二張

圖。圖示如下： 

 

序』、『元音創始序』、『改正元音序』、『勸學弁言』外，從目錄觀之，一如樊氏本

《五方》（按：指樊騰鳳《五方元音》）般可區分為凡例和內容兩部分，……。其中相

當於樊氏本『等韻略』的韻圖部分，趙氏本易名為『集韻分等十二攝』，也置於凡例

中。韻書部分則依內容分為卷上、卷中、卷下，每一卷前（按：應是每一韻前皆另設一

個韻圖）再倣樊氏本韻圖體例，另設二十聲母系統之韻圖，惟更以中古聲母名稱，體例

和前面的『集韻分等十二攝』不同，可能為存留樊氏本體例並與韻書列字相配合之

故。」宋韻珊：《《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音系研究》，頁 42-43。由於《剔弊元

音》沒有命名此韻圖，本文統一稱為《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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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天攝） 

 
乍看之下，兩份韻圖幾近雷同，但若仔細對照，明顯可見其改稱韻目為

攝，四呼處則改為「開口上等、齊齒二等、合口三等、撮口四等」，而

「有音無字」之處雖也效法其圖，分別以「陽圈○、陰點●」兩種圖示作

為標記，22但〈元音分等十二攝〉又有增刪及移動例字等情況，試圖創制

一種符應自身理念的等韻圖。 
綜上所述，《切韻指南》記載音韻特點的部分，分屬兩處：一為卷 2

〈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十二張等韻圖，乃改編自《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

圖》。若仔細比對，可發現除更動韻圖例字，還增設一格多字的特殊體

例，且呼名部分也作了調整，這應該是帶有某種價值觀判斷的異動，並非

是單純的「改編」現象；其次，改編《剔弊元音》的「韻書」為卷 3〈分

韻反切讀法七言詩二十則〉。先以平上去入四聲為編，而後又各列五攝韻

字，並依照所選《佩文詩韻》某韻，按照聲母次序羅列其同音之韻字，故

此類同音字組應是刪減韻書例字文義後的一種精簡彙編。23 

 
22 如《切韻指南》卷 2〈元音分等十二攝〉天攝韻圖前的註語云：「凡○，有字部位也，

此處無字，而他處有之。凡●，無字部位也，無論何處，均無字。」（卷 2，葉 3 左） 
23 由於《切韻指南》卷 3〈分韻反切讀法七言詩二十則〉僅是精簡《剔弊元音》的「韻

書」而成，故本文暫時不作音韻特點的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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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現讀書音的反切指南 

儘管《切韻指南》成書於清末，但仍主張以傳統等韻理論作為審音辨

韻的標準，且欲將反切拼合之法教授於當世學子，故透過改編《剔弊元

音》的形式，力求編撰一部能指引反切拼合的等韻圖示。這可由〈切韻音

和說〉看出端倪： 

凡切法，上字出切，不論平仄，定母而已。下字行韻，則論平

仄，平則取平，仄則取仄。又上字出切，以母作標，韻中三十

六母為標。下字行韻，以聲作箭，韻中平上去入為箭，以箭射

標，如子呼母，箭射標中如子呼母譍也。紹全

述。（卷 1，葉 1 右） 

艾紹全摘取《剔弊元音》的〈上切下韻〉及〈音和〉改編為〈切韻音和

說〉，並將其列為首條。等韻圖本為查找反切拼合的工具，初學者想要依

圖切音，必須先識讀字母與字韻，即從反切上字提取字母、反切下字提取

字韻，進而將二者拼讀成一字之音。《切韻指南》既以「音和」拼讀為意

旨，當然要儘量解釋拼合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所以卷 1 羅列的音韻條

例多與反切的拼合原則有關，大致包含入聲調的歸類、全濁聲母的辨別、

定母的變法等等，皆為引導使用者拼讀出正確讀音。如以〈喻母定母字〉

為例，其云： 

倚、意、委、一、乙、益，影母。喻母之字自分明。（卷 1，
葉 5 右） 

既然〈元音分等十二攝〉以影疑喻母統括「影、喻、疑」三母，為何還要

特意分別影、喻兩母之差異？或許因當時已經產生濁音清化，影、喻母已

經不易區別，但在影、喻兩母作為反切上字時，區分影（全清）、喻（半

濁）兩母卻很有必要。因此，列「倚意委一乙益」等六個影母字，作為喻

母的區別。換言之，音韻條例乃在引導使用者，以免因語音演變而造成反

切的拼讀訛誤。 
那麼，其語音標準又為何呢？在《剔弊元音》的韻圖和韻書中，不難

發現趙培梓皆取《佩文詩韻》的「詩韻韻目」作為分韻標準，而《切韻指

南》除了卷 3〈分韻反切讀法七言詩二十則〉的同音字組保留這樣的特

點，更在卷 2 列有〈佩文詩韻四聲對證圖〉、〈天人龍羊四攝韻綱按佩文

詩韻對證轉音入聲圖〉，不難想見本書遵守「詩韻韻目」的框架。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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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論是《切韻指南》底本或是刊印成書後的艾氏編次註釋本，都曾受

到陳慶隆、秦秉南等科舉制藝之知識分子深刻影響，且卷首〈徐夫人傳〉

亦提及著者徐桂馨乃為「雅嗜儒書」之人，24故其書應該彰顯讀書音之特

點，試圖成為士人科舉制藝時可檢韻查字的工具書。 

三、《切韻指南》的音韻現象 

《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雖是改編《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

圖》而成，但我們仍不清楚〈元音分等十二攝〉體現的音韻特徵，故有必

要將全圖收錄的 1712 例字（不計重複入聲字）25與《廣韻》進行對照，才

能考察其聲、韻、調的特點。首先，透過成書時間的劃定，輔以幾項重要

的歷時音變，從中衡量本書對古今音韻的取捨。其次，由於〈元音分等十

二攝〉的聲母效法〈二十字母韻圖〉而來，故需經過對照比較後，才能指

出與其效法對象的差異。其三，依據徐桂馨編撰〈元音分等十二攝〉的理

念，解讀其創制的韻圖體例，並從中說明產生的音韻特徵。 
除此之外，還需要釐清艾紹全編次註釋《切韻指南》後與原底本的差

異，可從兩方面來看：其一，卷 1 至卷 3 裏，艾紹全曾對前三卷音韻條例

進行增補，不乏有在條例正文最末標記「紹全述」，這些增補可作為衡量

韻圖之音韻現象是否僅是承繼《剔弊元音》的音韻框架。其次，卷 4「切

韻指南備考」是艾紹全從原底本挑出後進一步彙編，包括〈微母定母

字〉、〈日母定母字〉、〈精清從心邪五母定母字七十四字〉三項音韻條例

與〈元音檢字不見法〉。令人疑惑的是，艾紹全為何要特意挑出這三項

「定母字」條例？《切韻指南》既以「簡而且明」為意旨，為何又有「檢

字不見」的情況？這些疑問，或許可從〈切韻指南備考序〉找到解答，

其云： 

 
24 根據〈誠正堂艾氏叢書總目〉與《山東歷史博物館展覽會報告書》的記載，在「誠正堂

艾氏叢書九十二冊」之中，收錄徐桂馨的三本著作，分別為：《切韻指南》四卷、《秋

水閣天香詩集》四卷、《四書集注圈點旁訓襯解》二十一卷。參見〔清〕艾紫東：《尚

書淺注不分卷（一）》，頁 4-5；山東歷史博物展覽會編：《山東歷史博物館展覽會報

告書》（濟南：山東歷史博物展覽會，1923 年），頁 24。 
25 關於本書收錄的例字數量，總收字 1930 字，若扣除重複的入聲方框字 218 字，約有

171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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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五方之民，秉氣各偏，書雖同文，而音則有異。前載變法

已全，恐人人終不能洞悉其蘊奧，雖有生知安行之資，咻於風

俗，仍不無捍格之憾。再錄〈備考〉一卷，以拯鄉音之訛，由

此推之，庶可觸類旁通矣。（卷 4，葉 1 右） 

艾紹全為其母徐桂馨刊印的《切韻指南》應是當時文人認可的書面讀書音

系統，為理解且呼應這個系統，需要透過音韻條例加以輔助。然而，這個

讀書音系統實在與當時的「鄉音」多有牴觸，故為甄別鄉音的歧異，遂將

容易與鄉音混淆的讀音分出。換言之，卷 4「切韻指南備考」可視為艾紹

全在《切韻指南》的基礎上，另外彙編的鄉音特點，恰好可與〈元音分等

十二攝〉進行讀書音與當地方音之對比。此外，卷 2〈齒牙說〉、〈脣音

輕重辨〉裏，艾紹全曾用「俗讀」兩字描述音韻現象，下文也併入討論。 

（一）聲母系統 

為了觀察《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二十字母的來源和改造情

況，下面同時對照《五方元音》、《剔弊元音》兩書，並列出《切韻指

南》字母與《廣韻》聲類的對應，26如下： 
 

表 3：〈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字母歸類 

《五方元音》 
二十字母 

《剔弊元音》 
二十字母 

《切韻指南》 

二十字母 中古聲類 

金 見郡 見郡 見群仄 

橋 溪郡 溪郡 見群平 

火 曉匣 曉匣 曉匣 

蛙 影疑喻 影疑喻 影疑以云 

斗 端定 端定 端定仄 

土 透定 透定 透定平 

鳥 泥娘 泥娘 泥娘 

雷 來 來 來 

梆 邦並 邦並 幫並仄 

 
26 統計中古聲類時，暫時省略未超過五次的少數例字，而全濁聲母則標注平仄，以利於後

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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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元音》 
二十字母 

《剔弊元音》 
二十字母 

《切韻指南》 

二十字母 中古聲類 

匏 滂並 滂並 滂並平 

木 明 明 明 

風 敷非奉 敷非奉 非奉敷 

剪 精從 精從 精從仄 

鵲 清從 清從 清從平 

系 心邪 心邪 心邪 

雲 微 微 微 

竹 照知床澄 照知牀澄 章莊知澄仄崇仄 

虫 穿徹床澄 穿徹牀澄 昌初徹澄平崇平船平 

石 審禪 審禪 書禪生船平 

日 日 日 日 

 
大致來看，在二十字母的框架下，19 世紀末的歷時音變並未全部顯現，

分述如下： 
1. 全濁清化 
從表 3 可見，全濁聲母都已經同部位清化，與《剔弊元音》的濁音安

排類似，其 11 個全濁聲母清化後分為兩組變化： 
 

表 4：中古濁聲母 

中古濁聲母 濁音清化後 

並定澄群、奉從崇船 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的塞音和塞擦音 

邪禪匣 平／仄聲皆為相應的擦音 

 
全濁聲母呈現出塞音和塞擦音清化後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與擦音變為相

應的清聲母的情況，體現官話方言的全濁清化特徵。 
2. 知章莊三系與日母 
從〈元音分等十二攝〉的照知牀澄、穿徹牀澄、審禪三母來看，中古的

章、莊、知三系大致合流。但是，中古日母字卻還完整保留在日母，即日

母的止攝開口字（而、耳、二）並未歸入影疑喻當中，所以這與捲舌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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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tʂ、tʂʰ、ʂ]已經形成的情況不太一致。因此，日母止攝開口字的歸類情

況，恐怕是為了維持二十字母的框架而形成。 
3. 見曉精三系 
見、精、曉三系的顎化約在 18 世紀完成，但觀察〈元音分等十二

攝〉所收例字，「見郡、溪郡、曉匣、精從、清從、心邪」皆表現見、精、曉

三系分明，沒有混淆互切的情況發生，所以並未體現顎化音形成的特徵。 
4. 影疑喻三母與微母 
〈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影疑喻母包含中古影、疑、喻三母，不過微又

單獨分立，且日母的止攝開口字並未歸入影疑喻當中。因此，與現代零聲

母[ø]產生的情況不太一樣。 

（二）韻母系統 

為得知《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中的十二攝劃分，必須統計

平、上、去聲例字與《廣韻》的對應。大致來看，十二攝維持《剔弊元

音》十二韻攝的架構，其韻母特徵為： 
1. 鼻音韻尾 
從一天攝與二人攝兩圖來看，中古咸、深兩攝分別與山、臻兩攝合

流，呈現–m、–n 合流，即–m 韻尾的消失。另外，–n 韻尾的「臻、山」

兩攝與–ŋ 韻尾的「通、江、宕、梗、曾」五攝則呈現不相混的狀態，僅

見極少數–n 韻尾混入–ŋ 韻尾的例字，表明〈元音分等十二攝〉的–n、–ŋ
韻尾各自分用。 

2. 呈現 ï 韻，尚未有 ɚ 韻 
若從成書時間來看，應具備舌尖元音[ï]與產生[ɚ]韻的條件。從十二

地攝中包含「止攝開口三等字」、「蟹攝開口四等字」來看，顯見舌尖元

音[ï]的特徵。不過，十二地攝的「而、耳、二」（止攝開口三等字）三字

卻仍置於日母，可知[ɚ]韻特徵沒有在本書中體現。 
值得留意的是，十二地攝「齊齒二等」處，艾紹全特意從中分出「齊

齒二等一」，形成「齊齒二等一」及「齊齒二等二」同列的特殊情況。27

現將收字情況統計如下： 
 

 
27 《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十二地攝圖中，最後一列標示「齊齒二等一，紹全分

出」。（卷 2，葉 15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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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十二地攝「齊齒二等」的收字 

等呼列名 主要收字 次要收字 

齊齒二等一 止攝開口三等字 無 

齊齒二等二 蟹攝開口四等字 止攝開口三等字 

 
漢語中的舌尖元音[ï]韻可分為[ɿ]和[ʅ]兩類，前者來自中古止攝開口精組

聲母字，後者則來自止攝、蟹攝開口三等韻知、章、莊組聲母字。從其收

字情況來看，「齊齒二等二」雖有止攝開口三等字，但僅有一字「泚」

屬於精組，其餘皆非知、章、莊組聲母字。換言之，艾氏分出「齊齒二

等一」應該是想呈現[i]、[ï]兩韻的差異。此外，屬於舌尖元音韻母的

「齊齒二等一」還可與見、溪、曉母字相配，大致形成[kï]、[khï]、[xï]的
拼合形式。 

3. 入聲韻尾 
《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的框架效法《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

圖》而來，所以入聲韻尾的安排也與此圖一致，故採以「入聲配陰聲

韻」，而陽聲韻的入聲字則以加方框的方式呈現。從虎、駝、蛇、馬、地

攝等五圖的入聲字韻尾來看，體現–p、–t、–k 三個入聲韻尾不分的情況，

這也與《剔弊元音》中入聲韻尾相混的情況一致。 

（三）聲調系統 

下面說明入聲調與全濁上聲的特徵變化： 
1. 入聲調的安排 
《切韻指南》雖引錄《剔弊元音•二十母內藏三十六母圖》，28看似

支持「上平、下平、清上、濁上、清去、濁去、上入、下入」的八聲調框

架，但其實〈元音分等十二攝〉並未展現八個聲調，而是維持〈二十字母

韻圖〉的韻圖框架，即「上平、下平、上、去、入」的五個聲調。29 
若再衡量卷 1 所列〈辨平入相似歌〉、〈真下入三十八音〉、〈下平

入

十三混音〉、〈辨混音詩〉、〈轉音入聲說〉等條例，《切韻指南》的

 
28 〔清〕趙培梓改正新編：《增補剔弊五方元音》，上卷，葉 1 左-2 右。 
29 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指出：「樊騰鳳的《五方元音》有陰平、陽平、上、

去、入五個聲調。《指南》有上平、下平、清上、濁上、清去、濁去、上入、下入八個

聲調。這八個聲調正是趙培梓書中所列。」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頁

27。這個說法與《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實際情況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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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聲調設置，恐怕僅是維持《剔弊元音》的入聲框架。首先，如〈辨平

入相似歌〉觀察中古三十六聲母中的入聲變化，揭示入聲消失的情況，

其云： 

泥來明微日喻六母入聲似去。見溪曉影端透、邦滂敷、精清

心、照穿審，十五母入聲似上平。郡定 （按：並）從澄、匣

奉邪禪，九母入聲似下平。（卷 1，葉 3 右-左） 

體現「次濁入聲變去聲、清入聲歸陰平、全濁入聲變陽平」的特點，而其

入派三聲的音韻特徵，剛好與官話方言中的「冀魯官話」一致。30李榮

〈漢語方言的分區：《中國語言地圖集》圖[A2]與圖[B8]的說明稿〉曾提

及入聲演變的方式可以作為官話方言分區的依據，其中有關「冀魯官話」

的入聲特徵為： 

冀魯官話的特性是古清音入聲今讀陰平，古次濁入聲今讀去

聲。（古清音入聲讀陰平與古次濁入聲讀去聲蘊涵古全濁入聲

讀陽平。）前者是冀魯和中原兩區的共性，與其他五區分開。

後者是冀魯、蘭銀、膠遼，北京四區的共性，與其他三區分

開。冀魯官話包括石家莊、獻縣、滄州、濟南等地。31 

換言之，〈辨平入相似歌〉所描述的入聲變化，體現「冀魯官話」的入聲

特徵。 
其次，在〈真下入三十八音〉、〈下平

入十三混音〉兩條例中，特意選

列「下入」例字。如〈真下入三十八音〉： 

七虎  局獨 族軸 
八駝  掘奪泊昨濯學縛碩勺 
九蛇  傑協蜨別截

捷轍嚼 
十馬  蛤沓

達拔雜閘伐 
十二地 及狄弼疾直習裓特白賊澤核（卷 1，葉 3 左） 

 
30 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曾解讀這段歌訣描述的音韻現象，其云：「這段歌訣

系艾紹全所作，艾紹全為濟陽縣耿孫鎮人氏（按：應為孫耿鎮）。歌訣中描述的『次濁

入變去聲、清入歸陰平、全濁入變陽平』，正是包括濟陽方言在內的冀魯官話的顯著特

徵。」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頁 27。 
31 李榮：〈漢語方言的分區：《中國語言地圖集》圖[A2]與圖[B8]的說明稿〉，《方言存

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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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好奇的是，其「下入」的作法是否仿效《剔弊元音》「上入、下入」

的分類而來？若根據宋韻珊《《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音系研究》的研

究顯示，《剔弊元音》的上入多為「清聲母、次濁聲母」，而下入則多為

「全濁聲母」（少數為次濁）。32現檢視這 38 個所謂「下入」字，僅有

「蜨、蛤、閘、裓」4 字屬於「全清」，其餘皆為「全濁」；若再觀察

〈下平

入十三混音〉所列 13 組「下平、下入」之例字，各組例字作為下入字

「混入」下平字的說明，如： 
 

七虎 
徐胡符殊 

八駝 
娥河和 

九蛇 
蛇 

俗斛服熟 鄂鶴鑊 涉 

十馬 霞華 
十二地 時畦回 （卷 1，葉 4 右） 

洽滑 實檄獲 
 

其中，除八駝「娥、鄂」一組例字屬於「次濁」外，其餘皆為「全濁」。

綜上所述，推測〈元音分等十二攝〉的「下入」作法應該是仿效《剔弊元

音》而來，當時應該已經沒有入聲調的特徵。33 
除此之外，〈元音分等十二攝〉的七虎攝中，還有「加圈入聲字」的

特殊體例，這也是仿效《剔弊元音》而來，不過從原本 13 字改為 9 字。

由於這些以陽刻方式呈現的加圈入聲字都被放在非入聲處，故以加圈方式

標示。34這 9 字分別如下： 
 

 
32 宋韻珊：《《剔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音系研究》，頁 100-107。 
33 為辨別下平字及下入字的差異，還編錄三首歌訣協助記憶，如〈辨混音詩〉所云：「禾

牙華兮孚叚鳧，余回古寺化瓜壺，划圭巂芣可付我，宅夫朱（提漦匙）奚為乎。」其

二：「凡沾詩中字旁者，不問即知是下平。不沾詩中字旁者，一概盡屬下入聲。」其

三：「穫秫舌馥活，壹是沾平形，倘逢此五字，當記是入聲。」（卷 1，葉 4 右-左） 
34 《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的七虎韻，共有 13 個以陰刻方式呈現的加圈入聲字，其

韻圖後之註語云：「觀○內數字何悟，借音矣。」〔清〕趙培梓改正新編：《增補剔弊

五方元音》，下卷，葉 2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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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加圈入聲字的例字 

例字 圖次 音韻地位 

局 七虎／見／撮口四等／陽平 通入燭羣合三／全濁 

獨 七虎／端／合口三等／陽平 通入屋定合一／全濁 

訥 七虎／泥／合口三等／陰平 臻入沒泥合一／次濁 

祿 七虎／來／合口三等／陰平 通入屋來合一／次濁 

僕 七虎／邦／合口三等／陽平 通入屋並合一／全濁 

木 七虎／明／合口三等／陰平 通入屋明合一／次濁 

物 七虎／微／撮口四等／陰平 臻入物微合三／次濁 

軸 七虎／照／撮口四等／陽平 通入屋澄合三／全濁 

辱 七虎／日／撮口四等／陰平 通入燭日合三／次濁 

 
為方便觀察，上表在音韻地位處，另標示聲母清濁。明顯可見，全濁入聲

字歸入陽平、次濁入聲字歸入陰平，再次顯示入聲消失後的歸併特色。35 
2. 全濁上變去 
〈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全濁上聲例字約有 31 字，但符合全濁上聲變

去聲的例字僅 3 字。如下表： 
 

表 7：全濁上變去的例字 

例字 圖次 音韻地位 

棍 二人／見／合口三等／去 臻上混匣合一 

体 二人／邦／合口三等／去 臻上混並合一 

象 四羊／心／齊齒二等／去 宕上養邪開三 

 
可知，本書表現全濁上變去的特徵極為少量，這與全濁聲母已經清化的情

況有較大的不同。但是，若從卷 1 特意編列〈濁上聲定母字七十四字〉、

〈濁去聲定母字四十一字〉兩條音韻條例來看，全濁上聲未變去聲的情況應

該屬於刻意經營而成。 

 
35 由艾紹全補述的〈轉音入聲說〉中也有類似的討論，其云：「然雖不收入聲，不可不讀

入聲，蓋檢字反切之下，有直音某者，有云某字某聲音，如月之平聲是元，公之入聲是

穀，若不熟讀，遇此類輒窮矣，讀者宜深玩之。紹全

述。」（卷 1，葉 7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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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音分等十二攝〉的改動 

下面舉出幾項《切韻指南》對《剔弊元音》的改編情況： 
1. 一格多字 
《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未見一格多字，而《切韻指南•元音分

等十二攝》雖以簡明易讀為編撰目的，但除了五牛攝，其餘十一圖卻都出

現「一格多字」的情況，包括一格兩字至一格六字等類型，共計 69 處，

如下： 
 

表 8：一格多字 

圖攝 一

天

二

人

三

龍

四

羊

五

牛

六

獒

七

虎

八

駝

九

蛇

十

馬

十 
一 
豺 

十 
二 
地 

音節數 8 3 9 3 0 1 1 5 4 6 1 28 

 
總體來看，多數屬於增列同音字的情況，如天／曉匣母／齊齒二等處，

《剔弊元音》原僅列「賢」字，而《切韻指南》則增列「絃、弦」兩字，

形成「絃、弦、賢」一格三字皆為匣母字。另外，還有幾種情況值得留

意：第一，在原本標示陽圈的無字之處增列同音字，如天／精從母／撮口

四等處增列「吮、雋」兩字，從無字改為一格兩字；又如馬／見郡母／開

口上等處增列「合、葛、割」3 字，從無字改為一格三字，類似情況共計

10 處。第二，雖在上平、下平、上、去、入等五個聲調處都有增列同音

字，但以入聲調出現 22 處的比例最高，再次突顯入聲字的刻意安排。因

此，《剔弊元音》雖以廣增例字為宗旨，但《切韻指南》或許又因其檢韻

查字之改編理念，產生一格多字的特色。 
2. 入聲字加方框 
〈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入聲字出現在九個攝圖，分為「天、人、龍、

羊」與「虎、駝、蛇、馬、地」兩大類。「天、人、龍、羊」四個攝全加

方框，作為寄韻的標記，這個情況與《剔弊元音》一致。然而，「虎、

駝、蛇、馬、地」五個攝本不應加方框，但仍有極少數的 9 個入聲字加方

框，如：卜（虎／邦並／撮口四等）、物（虎／微／撮口四等）、博（駝／

邦並／開口上等）、剝（駝／邦並／齊齒二等）、博（駝／邦並／撮口四

等）、鼈（蛇／邦並／撮口四等）、八（馬／邦並／開口上等）、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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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並／合口三等）、必（地／邦並／撮口四等）。可知，這 9 字以邦母字

為多，且皆為原圖中的重複字，故以加方框作為標記。 
除此之外，〈元音分等十二攝〉也有平聲字被加上方框者，數量共有

11 字，如：班（天／邦並／開口上等）、邊（天／邦並／齊齒二等）、奔

（人／邦並／開口上等）、賓（人／邦並／撮口四等）、崩（龍／邦並／開

口上等）、冰（龍／邦並／撮口四等）、邦（羊／邦並／開口上等）、杯

（豺／邦並／開口上等）、坏（豺／滂並／開口上等）、梅（豺／明／開

口上等）、悲（地／邦並／撮口四等）。大致來看，這幾字以邦母字為

多，且皆為原圖中的重複字，故以加方框方式標記。若反觀改編源頭《剔

弊元音》，其實在一天、二人兩圖中，也有「班、邊、奔、賓」等平聲字

加方框的情況，因此〈元音分等十二攝〉或許是要貫徹這樣的體例。 
3. 四呼名稱及格局 
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指出清代中葉以後，等韻圖對四呼的命名

仍然未能統一。36《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本以上下等及開合口的搭

配呈現四呼型態，但並沒有刻意解說「上等」、「下等」的體例為何，據

觀察其上下二等的區別大概是有無介音[i]的洪、細差異。37《切韻指南•

元音分等十二攝》則修改《剔弊元音》的四呼名稱，將「開口、合口」改

為「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再分別以「上等、二等、三等、四等」

作為搭配。全書例外之處，僅在十二地攝的「齊齒二等」處，改為「齊齒

二等一」、「齊齒二等二」兩列。因此，〈元音分等十二攝〉基本上呈現

開、齊、合、撮的四呼型態。下面將兩書的四呼及其例字的中古等第對照

如下： 
 

 
36 耿振生：《明清等韻學通論》，頁 30。 
37 〈二十字母韻圖〉沒有刻意解說「上等」、「下等」的體例為何，僅見書中稍微提及，

如〈四等分類〉云：「凡上等字皆讀在口之中，其聲粗而宏；下等字，皆讀在口之杪，

其聲細而斂。下乃上之降音也。」又如〈集韻分等十二攝〉的牛韻中有〈讀韻訣〉註

語，其云：「上等音宏，下等音細，下乃上之降音也。」分見〔清〕趙培梓改正新編：

《增補剔弊五方元音》，首卷，葉 16 右、27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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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呼名對照與收字來源 

 開口呼 齊齒呼 合口呼 撮口呼 

《剔弊元音》 開口上等 開口下等 合口上等 合口下等 

《切韻指南》 開口上等 齊齒二等 合口三等 撮口四等 

例字等第 一、二等 三、四等 一、二等 三、四等 

 
值得留意的是，〈元音分等十二攝〉雖僅以「上等」搭配開口，但「開口

上等」幾乎都為中古一、二等字，仍符合開口的特徵。而且〈元音分等十

二攝〉的收字還有趨於堅守中古等第的傾向，如四羊，「敷微」及「照穿

審日」等六母的例字，多屬中古三等字，所以這些例字從〈二十字母韻

圖〉的「合口上等」被改放於〈元音分等十二攝〉的「撮口四等」；又如

十二地，「精清心」及「照穿審」等六母的例字，多屬中古三等字，也從

「開口上等」被移至「齊齒二等一」。 
除此之外，〈元音分等十二攝〉大量移除「一天、二人、三龍、五牛」

四圖中的「照穿審」三母之例字，或許是將原先區分開口上等、開口下等

的上、下等差異取消，全部歸於下等。另外，《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

攝》雖延續陽圈、陰點作為無字之標記，不過特別在「敷微照穿審日」六

母處，將原本陽圈、陰點的標示改為空白，空白情況如〈分等詩〉所云： 

照穿審日及敷微，一三不讀因字虧，二拋敷微四全讀，牢記等

位莫違規。以下紹

全述。馬豺合口讀照句，牛攝齊齒敷莫遺，皆因撮口缺

少字，兩等合之不須疑，地攝開口讀照句，齊齒兩等更須知，

微齊合讀支單韻，原為精句資雌思。（卷 1，葉 2 左） 

〈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十二圖中，「敷微照穿審日」六母的一、三等處基

本上無字，且「敷微」兩母的二等處也無字，僅「敷微」兩母的四等處有

字。因此，才將「敷微照穿審日」六母相應之處改作空白標示。不過，仍

有些例外情況，如馬、豺兩攝「照穿審日」四母的合口三等處有字；牛攝

敷母的齊齒二等處有「不浮否謬」字；地攝「照穿審日」四母的開口上等

有字，而齊齒兩等也有字。 
4. 「二等韻」的安排 
《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雖與同書的韻書相互配合，但是實際上

的列字情況卻傾向《佩文詩韻》的分韻框架，主要表現在唇音字「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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滂並明」三母列字的開合歸屬與對「二等韻」的強調。38整體來看，《切

韻指南》仍延續《剔弊元音》，將「邦並滂並明」三母例字放於合口，39但

卻儘量不再刻意強調「二等韻」韻字的安排。 
如《剔弊元音》的六獒韻，韻書部分僅分開口上等、開口下等，但

〈二十字母韻圖〉卻將「開口二等肴韻字」刻意獨立分出，另於「開口

上等、開口下等」兩列之間新增「開口二等」一列。六獒韻韻圖最末的註

語云： 

此韻亦是上、下兩等，音在《詩韻》是蕭、肴、豪三部，邦、

滂、並母下「褒、包」若合為一，切字不清，故分。40 

〈二十字母韻圖〉強調《佩文詩韻》，遂將「二等肴韻字」分出，形成開

口上等、開口二等、開口下等分別對應豪、肴、蕭三韻。然而，反觀《切

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則堅守四呼的格局，將「開口二等」併入「開

口上等」（泥滂明）及「齊齒二等」41（見溪曉照穿）兩列。 
又如十馬韻，〈二十字母韻圖〉將開口二等的麻韻分列於開口上等、

開口下等兩列，其中端、精組字歸在上等，見、邦、照組字歸在下等。十

馬韻韻圖最末的註語云： 

加、瓜兩等在等韻俱屬二等，故巴、葩不得讀為下等，端精二

句亦可不讀矣。42 

由於《佩文詩韻》的麻韻二等字沒有端、精組字，所以〈二十字母韻圖〉

將例字放於開口上等；《佩文詩韻》有幫組例字，並與開口二等的牙、喉

音同列，所以〈二十字母韻圖〉也把幫組、見曉組例字一起放於開口下

 
38 有關《剔弊元音》的韻書及韻圖列字的歧異矛盾，可參見王朋：《明中期以降「十二韻

攝」韻書韻圖考》（長春：吉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論文，2024 年），頁 174-176。 
39 張樹錚《清代山東方言語音研究》曾觀察清代山東方言資料中，有關唇音聲母後的「開

合口拼合關係」，其云：「唇音聲母在今北京和山東方言中，除了拼 u 韻母之外，都只

拼開口呼或齊齒呼韻母。（其中，有些地方的 po、p‘o、mo、fo 音節是圓唇的 o，與合

口還可以說有些近似；有些地方則是不圓唇元音 ə 或 ɣ，屬於純粹的開口呼）但清代山

東方言資料中，唇音聲母較多地拼合口。」參見張樹錚：《清代山東方言語音研究》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54-55。 
40 〔清〕趙培梓改正新編：《增補剔弊五方元音》，上卷，葉 72 右。 
41 「齊齒二等」的例字中，僅有一個例字「桃」（按：疑誤刻，《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

圖》本為挑）屬於豪韻（舉平以賅上去），其餘皆為蕭、肴兩韻之例字。 
42 〔清〕趙培梓改正新編：《增補剔弊五方元音》，下卷，葉 40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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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反觀《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則將端組及來母的「打、大、拏

（拿）、磊（藞）」43 4 字，從「開口上等」改放於「齊齒二等」，不再以

《佩文詩韻》為依歸。 

（五）「切韻指南備考」的方音特徵 

根據上文的討論，《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應屬於當時文人認

可的書面讀書音，而艾紹全則從《切韻指南》原底本中挑出容易與鄉音混

淆的音韻特徵後，進一步彙編為卷 4「切韻指南備考」。那麼，艾氏所指

的「鄉音」是什麼？若從本書扉頁「切韻指南」四字書名所題為「次男濟

陽艾紹全」與〈切韻指南序〉文後署名「艾紹全述於濟陽縣孫耿鎮」等兩

項線索來看，艾氏雖自稱幼時生長於中州，但皆以濟陽人自稱；其次，再

衡量與編輯《切韻指南》有關的陳慶隆（泰安府教授）、秦秉南（山東夏

津）兩人，亦可發現泰安、夏津及濟陽三皆歸屬於《中國語言地圖集》官

話方言中的「冀魯官話」。44 
下文試圖以冀魯官話的「濟陽方音」解讀《切韻指南》卷 4「切韻指

南備考」。其中關於冀魯官話的音韻特徵，主要採用錢曾怡主編《漢語官

話方言研究》第 4 章〈冀魯官話〉；其次，再以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

究》與張樹錚《清代山東方言語音研究》兩書為基準，檢視「切韻指南備

考」描述的山東方言音韻特點。濟陽方音部分，參照濟陽縣志編纂委員會

所編《濟陽縣誌》第 24 編〈風土〉中的第 4 章〈方言〉與張燕芬、張春華

〈山東濟陽方言音系及其內部差異〉對當前山東濟陽方言濟陽街道的語音

調查。此外，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是較早指出《切韻指南》

反映濟陽方音的研究者，指出「1.入派三聲；2.尖團合流，來日兩母合

流；3.影母開口為後鼻音聲母」等特點屬於山東濟陽方音的語音特徵。45

本文也在其基礎上，更進一步討論。 

 
43 《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的 4 個例字為「打、大、拿、藞」，而《切韻指南‧二十

字母韻圖》則改為「打、大、拏、磊」。 
44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官話方言共分「北京官話、東北官話、膠遼官話、冀魯官

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等八區。而冀魯官話又分為「保唐

片、滄惠片、石濟片」等三個方言片。其中，泰安、夏津屬石濟片，濟陽則屬滄惠片。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北

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44-48。 
45 參見錢曾怡主編：《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0 年），頁 127-163；

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張樹錚：《清代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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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4「切韻指南備考」列有〈元音檢字不見法〉，指出使用《切韻指

南•元音分等十二攝》時，容易產生鄉音訛誤而造成的「檢字不見」的情

況。下面藉此觀察聲、韻、調三方面的特點。 
1. 聲母 
根據〈元音檢字不見法〉所云： 

見、溪、曉、影找字不見，再找精、清、心、微即有。來母下

找字不見，再找日母即有。穿母下找字不見，再找審母即有，

十二韻皆然。（卷 4，葉 1 左） 

上述是以〈元音分等十二攝〉的二十字母框架作為觀察，即第 1 至 4 母

「見郡、溪郡、曉匣、影疑喻」與第 13 至 16 母「精從、清從、心邪、微」讀

為同音；第 8 母「來」與第 20 母「日」讀為同音；第 18 母「穿牀徹澄」與

第 19 母「審禪」讀為同音。這樣的同音情況，除展現全濁音清化之外，大

致體現冀魯官話或濟陽方音的幾項音韻特徵。 
首先，有關「見組與精組聲母在細音韻母前的今讀」，《漢語官話方

言研究》云： 

北京話見組與精組聲母在細音韻母前都讀舌面前音 ʨ ʨʰ ɕ，不

分尖團。冀魯官話中，大部分地區與北京相同，不分尖團（特

別是山東的冀魯官話），僅小部分地區分尖團。46 

若再根據艾紹全補述的〈齒牙說〉： 

俗讀齊齒、撮口兩等，精清從心邪五母，與見溪郡曉匣五母相

混，若能審乎此，可按法而得矣。紹全

述。（卷 2，葉 1 右） 

可知，上文屬於見曉組與精組合流為舌面音、不分尖團音的描述。 
第二，有關「古影疑母開口呼洪音的今讀」，《漢語官話方言研

究》云： 

 

方言語音研究》；濟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濟陽縣誌》（濟南：濟南出版社，1994
年），頁 583-586；張燕芬、張春華：〈山東濟陽方言音系及其內部差異〉，《現代語

文》2022 年第 3 期，頁 11-15；孫志波：〈清代山東方言韻書述要〉，頁 27-28。 
46 錢曾怡主編：《漢語官話方言研究》，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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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北京話中開口呼零聲母的字除 ɚ 音節外均來自古影疑母……

這些字在冀魯官話中一般讀輔音聲母，但又有 ŋ n ɣ 三種讀法，

只有少數地方讀零聲母同北京話。47 

若再根據艾紹全補述的〈脣音輕重辨〉： 

俗讀微母之字，與合口疑、喻二母相混，若能審乎此，可按法

而得矣。紹全

述。（卷 2，葉 1 右） 

可知〈元音分等十二攝〉的影疑喻、微兩母雖截然分立，但實際上的合口呼

讀為零聲母，開口呼則與濟陽方音一樣，讀為舌根濁鼻音[ŋ]。48 
第三，來、日兩母讀為同音的現象，可如《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日

母的今讀」所云： 

古日母字今北京話中分成兩類：一般的日母字讀為 ʐ（如「人

然如軟」），但逢止攝開口韻母（如「兒而耳二」）讀零聲母

（ɚ）。這兩類字在冀魯官話中也是讀音不同，本節分別稱為

「人類字」和「兒類字」。……「人類字」均讀為 l 或合口韻

母前讀 l 的方言，河北有邢衡小片的新河、南宮等少數縣，在

山東省內則有較大的分布。……因此，「人類字」全部或部分

讀 l 應當算是山東省內冀魯官話的一個比較普遍的特徵，而河

北的新河、南宮也距山東不遠。49 

所以〈元音檢字不見法〉透露日母字有讀為來母[l]的情況，即與濟陽方音

的特徵一致，亦如《濟陽縣誌》所云： 

普通話中的舌尖後濁擦音聲母[ʐ ]在濟陽方言中有所分化：ru、
ruan、rong、reng 等音節中的聲母在濟陽方言中大都變為[l]，

 
47 錢曾怡主編：《漢語官話方言研究》，頁 150。 
48 如《濟陽縣誌》：「普通話中的零聲母開口呼音節，在濟陽方言中大都以[ŋ]作聲母。」

濟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濟陽縣誌》，頁 584。另外，根據于融、李子君〈明清以降

「影喻疑微」四母在山東方音中的演變軌跡尋繹〉的考察，中古「影喻疑微」四母在今

普通話中大多已合流讀為「零聲母」，而在北方官話方言中尚有[ŋ]、[ɣ]、[v]等讀音，

山東方音亦然。其中，在明清山東方音韻書裏，由於多有「識字教學」的功用，實用性

較強，因此較多地保留了當時的山東方音特徵。分見于融、李子君：〈明清以降「影喻

疑微」四母在山東方音中的演變軌跡尋繹〉，《語言研究》2018 年第 1 期，頁 59、61。 
49 錢曾怡主編：《漢語官話方言研究》，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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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茹、儒、孺、乳、辱、縟、褥、阮、軟、絨、茸、榮、

容、蓉、熔、融等；run音節中的聲母在濟陽方言中變為[y]，如

閏、潤等，皆讀為[yn]；其他則如同普通話一樣，以[ʐ ]作聲

母。50 

可知，日母字在開口呼韻母前讀[ʐ ]，合口呼韻母前大多讀舌尖中音[l]。
張樹錚〈山東方言「日」母字研究〉認為山東方言日母字今讀[l]和[ʐ ]的
音，都由[ʐ ]演化而來，其云： 

其實在山東方言中，捲舌動作往往比北京話要大，達到的位置

要高。……ʐ為舌尖後的捲舌輔音，舌尖位置本來就較高，倘再

升高，就變成了邊音。51 

亓文婧《冀魯官話日母字研究》總括冀魯官話區 11 個方言小片、82 個方

言點的日母語音材料，更進一步探究日母字在冀魯官話中的演變機制，認

為這種演變是由於語音系統的平衡性、合口呼的催化作用等多方面原因的

綜合結果，其云： 

這種音變的發展可解釋如下：古日母與章組一起捲舌化，聲母

的捲舌特點與韻母相互排斥，結果就是使捲舌聲母與細音韻母

不再相拼。發音的協調性促使細音韻母失去其特徵變為洪音，

進而聲母再發生變化。 

濟南型中合口呼的介音對於日系字聲母 [ɻ ]變為[l]有促進作

用。……合口[u]介音發音時在舌頭後部形成一個收緊點，且發

音時唇部具有圓唇動作，而捲舌近音[ɻ ]使舌位上翹並在其前部

形成一個收緊點，這種發音的複雜性促使捲舌近音[ɻ ]在合口呼

前丟失其捲舌動作，發生了邊音化，即：「[ ɻ ]>[l]／__合口呼」

的音變，從而使日系合口呼混入來母字中。52 

 
50 濟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濟陽縣誌》，頁 584。 
51 張樹錚：〈山東方言「日」母字研究〉，《方言歷史探索》（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

版社，1999 年），頁 116-117。 
52 亓文婧：《冀魯官話日母字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4

年），頁 40。 



徐桂馨《切韻指南》的音韻現象及其相關問題 223 

 

若從目前的方言調查結果來看，張燕芬、張春華〈山東濟陽方言音系及其

內部差異〉指出濟陽方言還存在著新、老兩派的語音差異，而新派讀音有

[l]聲母向[ʐ ]聲母歸併的情況。53 
第四，「穿牀徹澄、審禪」兩母讀為同音的情況，也能在濟陽方音收錄

的 60 字特殊讀音中的「殊；深、伸；償；售」等四組例字體現，如《濟

陽縣誌》所列： 
 

表 10：濟陽方言中的特殊字音54 

例字 濟陽方言字音 普通話讀音 

殊 [tʂ‘u] [ʂu] shū 

深、伸 [tʂ‘ən] [ʂən] shēn 

償 [ʂaŋ] [tʂ‘aŋ] cháng 

售 [tʂ‘ou] [ʂou] shòu 

 
可知舌尖後送氣清塞擦音與舌尖後擦音產生混讀，即[tʂh]和[ʂ]有讀為同音

的情況。另外，卷 4 還列有〈微母定母字〉、〈日母定母字〉、〈精清從

心邪五母定母字七十四字〉等三則音韻條例，其包含的微母、日母、精組聲

母皆與上述所論濟陽方音的聲母特徵密切相關，亦即微母、日母、精組等

聲母，在艾紹全的鄉音認知中，已經無法各別分立。因此，所謂「鄉音」

或「俗讀」應該反映冀魯方言的濟陽方音之特徵。 
2. 韻母 
關於〈元音檢字不見法〉對韻母的描述，其云： 

六獒明母下找字不見，再找五牛明母即有。七虎明、敷二母找

字不見，再找五牛明、敷二母即有。（卷 4，葉 1 左） 

五牛、六獒兩攝明母僅在「開口上等、齊齒二等」兩處有字，故六獒明母

讀同五牛明母的描述，大致是[mau]、[miau]與[mou]、[miou]的讀音相

 
53 張燕芬、張春華〈山東濟陽方言音系及其內部差異〉指出：「除了內部的區域差異之

外，濟陽方言還存在著新老派的差異，主要表現在 ɭ 聲母和 ŋ 聲母的數量多寡以及日母字

讀 l 的現象。老派基本保留這三個聲母，新派則字數多少不一，ɭ 聲母和 ŋ 聲母向零聲母

歸併，l 聲母則向 ʐ 聲母歸併。」張燕芬、張春華：〈山東濟陽方言音系及其內部差

異〉，頁 12。 
54 濟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濟陽縣誌》，頁 58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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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即元音有「圓唇高化」的趨向。這與山東濟陽縣所屬「西齊片」區域

的「圓唇元音多」之特徵相應。55如《山東方言研究》所云： 

第三，圓唇元音多。例如，北京話的 ɑ iɑ uɑ、ɑŋ iɑŋ uɑŋ、ɑu 
iau 八個韻母的主要元音，從膠萊河向西，包括膠州、安丘、濰

坊、淄博、泰安、臨沂等地在內，都讀成 ɒ iɒ uɒ、ɒŋ iɒŋ uɒŋ、
ɔ iɔ 或者接近圓唇元音。可以說，韻母的發音趨向圓唇化是魯

中地區的顯著特徵。56 

而七虎、五牛兩攝在明敷二母處讀音近似之情況，若對照《濟陽縣誌》所

云：「在聲母[m]後面時為[u]，如牟、謀、某等就都讀作[mu]。」57則是

反映出濟陽方音中[mou]、[mu]兩音相混的特徵。 
3. 聲調 
有關〈元音檢字不見法〉對入聲例字描述，其云： 

八駝開下、合下入聲找字不見，再找九蛇合下入聲即有。九蛇

合下入聲找字不見，再找八駝開下、合下入聲即有。（卷 4，
葉 1 左） 

八駝攝齊齒二等、撮口四等兩處的入聲例字皆為「江攝覺韻、宕攝藥

韻」，而九蛇攝撮口四等處的入聲例字皆為「山攝月韻及薛韻」。若兩者

讀音相同，則與山東濟陽縣所屬「西齊片」區域的特徵相符。如《山東方

言研究》的「濟南方言韻母特點」所云： 

山攝薛月屑韻、臻攝物韻與宕攝藥韻、江攝覺韻的韻母讀音相

同，「月藥」同音，「薛削」同音。58 

而張樹錚《清代山東方言語音研究》在山東方言入聲韻母的歸派中，也提

及「山攝入聲字與覺藥兩韻字的分混」情況，其云： 

 
55 《山東方言研究》將山東方言分作東、西兩大區，東區與膠東方言相應，西區則與齊魯

方言相應，西區又以南北地域分為西齊片和西魯片。其中，濟南、德州、淄博、泰安等

縣市為「西齊片」；曲阜、濟寧、荷澤、棗莊等縣市為「西魯片」。因此，濟陽縣屬於

西齊片的區域範圍。參見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究》，頁 20-22。 
56 同上註，頁 65。 
57 濟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濟陽縣誌》，頁 584-585。 
58 錢曾怡主編：《山東方言研究》，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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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中山攝三四等的入聲字韻母一般為 ie、ye、uo，覺藥兩

韻部分字音 au、iau 與效攝字相混，部分字音 ye、uo 與山攝的

入聲字相混。如上所述，山東方言中……；而濟南等地覺藥兩

韻入聲字均讀 uo、ye，與山攝細音入聲字相混，與效攝字不

混。59 

可知，覺、藥韻入聲字與月、薛韻入聲字讀音相混的情況，乃與濟陽方音

特徵有著密切關係。 

四、結語 

《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雖承繼《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

的框架而成，但在經過徐桂馨的改訂與艾紹全的編次註釋之後，已經展現

不一樣的特色。因此，為了理解《切韻指南》體現的音韻現象，必須先梳

理編撰本書的緣由及理念，才能進一步客觀衡量韻圖例字記載的音韻特

徵。透過這樣的觀察，可以發現：第一，《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

雖從《剔弊元音•二十字母韻圖》改編而來，但其著者徐桂馨已經進行主

觀理念的增刪和調動，而刊印者艾紹全雖在《切韻指南》底本上進行補述

和註釋，但未更動原先的編撰意旨。其次，在二十字母、十二韻攝的框架

下，《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並未全部顯現 19 世紀的歷時音變。

聲母部分，雖有全濁清化、中古章莊知三系合流、中古影疑喻三母合流等

特徵，但見精曉三系卻未體現顎化特徵，而日、微兩母又單獨分立，這也

與零聲母產生的情況不太一樣；韻母部分，雖有–m 韻尾消失、–n、–ŋ 韻

尾各自分用、舌尖元音[ï]等特徵，但尚未有[ɚ]韻，而–p、–t、–k 入聲韻

尾則屬於相混情況。聲調部分，韻圖框架雖有入聲調，但推測其入聲已經

消失，其變化與官話方言中的「冀魯官話」一致。而全濁上變去的特徵極

為少量，這與全濁聲母已經清化的情況不同。因此，〈元音分等十二攝〉

大致反映當時文人認可的書面讀書音，所以若稱《切韻指南》反映山東濟

陽方音的說法不太精確。第三，《切韻指南•元音分等十二攝》的音韻特

徵雖有承繼〈二十字母韻圖〉而來，但在簡明易讀的改編理念下，實質上

有些音韻特徵已經不同，而韻圖例字的安排也有部分調動。第四，若衡量

 
59 張樹錚：《清代山東方言語音研究》，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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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韻指南》卷 4「切韻指南備考」的描述，艾紹全所指稱的「鄉音」或

「俗讀」，應該與冀魯方言的濟陽方音特徵有著密切關係。 
《切韻指南》成書於晚清，徐桂馨仍主張以等韻理論作為審音辨韻的

標準，且欲將反切拼讀之法傳承於當世，以便為士人提供檢韻查字之工具

書。或許，因為《剔弊元音》與《切韻指南》恰好有密切的地緣關係，故

形成《切韻指南》改編的特殊情況。透過上述的討論，提醒我們需留意解

讀此種等韻文本的方式，才能較能客觀衡量《切韻指南》在等韻學史中的

價值。 
【責任編校：黃競緯、蔣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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